
人一上年纪，过去的那些事儿，就

像地里的庄稼，一茬一茬地往脑子里

冒。昨夜，躺在床上睡不着，眼前忽然

就晃出一个人来———弯着腰，挑着剃

头挑子，慢悠悠地进了村。

我不知道他姓什么叫什么，全村

人都喊他“剃头匠”。那会儿，这个

称呼可没有半点瞧不起的意思，反

倒还带着几分敬重。木匠、铁匠、泥

水匠、喇叭匠……谁手里有门手艺，

谁就配得上这个“匠”字。搁今天，

那叫技术工。

说来你可能不信，这个看着像小

老头的剃头匠，那年才28岁。他是抗美

援朝复员回来的老兵，14岁拜师学艺，

20岁出师单干，后来报名上了战场，当

了工兵架桥修路。

人是回来了，但长期在冰冻环境

下干活，腰坏了、脊椎弯了，只有躺平

了才舒坦。好在公社领导特批了他干

老本行———那个年代，个体经营可不

是谁都能干的。他是退伍兵，又立过

功，算是开了绿灯。

他的家当简单得很：一头挑着烧

热水的炉子，一头是个盆架子，上头放

着脸盆，旁边还挂着一长条杠刀布。剃

刀、推子、剪刀、木梳，往挑子里一搁，

这就是全部家当。

夏天找棵大树，冬天寻个避风墙

根，扯开粗嗓门一喊：“剃头喽———”

不一会儿，男人们就围上来了。他按

先来后到的规矩，有条不紊地忙活。

先舀两茶缸热水倒进盆里洗头，然后

抽出剃刀，在杠刀布上正反杠几下，

这才上手。

那手艺，真是绝了。他右手翻飞，

刀光闪烁，也就五分钟，一个光溜溜

的大脑壳就出来了。接着拧个热毛巾

往客人脸上一捂，再在杠刀布上蹭几

下剃刀，沙沙沙地刮脸，三分钟下

来，人仿佛年轻了十岁。末了再用小

剪刀把鼻毛修一修，干干净净，利利

索索。

最后，客人满意地掏出个鸡蛋，当

作理发的工钱。

他还有个规矩：先给劳力剃，因为

他们要赶着上工；劳力们走了，才轮到

老人和孩子。一个村，待上两三天，挨

着排儿地转。20天左右准来一趟，跟闹

钟似的准。

一天剃40个头，挣40个鸡蛋，一个

鸡蛋5分钱，一天就是2块钱。别小看这

两块钱，那会儿一个壮劳力干一天活，

挣十个工分，一个工分才2分钱，一天

下来毛收入2毛钱。他一个人，顶十个

壮劳力。

从上世纪60年代初到70年代末，

整整20年，我们村就没来过第二个剃

头匠，他把全村老少爷们的头发胡子，

打理得服服帖帖。

到了80年代，这个行当突然就没

了影。村里乡里集镇上，理发店一家

接一家开起来，灯红酒绿的，可那些

腿脚不便的老人们，还老是念叨着那

个挑挑子的剃头匠。可惜，再也等不

来了。

我耳边那一声“剃头喽———”，

早就被岁月封住了口。说起来，不

是舍不得那个年代，是想记住那个

年代里，那些凭手艺吃饭、靠良心

做事的普通人。他们弯着腰，却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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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风徐徐，远方好友来徐小聚。闲

逸时，我携友人踏入老城腹地的回龙

窝，在青石板路的蜿蜒曲折间，赴一场

跨越两百年的彭城之约。这片藏于闹市

的历史文化街区，不似景区那般喧嚣浮

夸，只以青砖黛瓦、深巷幽庭，静静沉淀

着徐州的烟火岁月与人文余韵。

回龙窝的光阴始于清代烟火，兴

于市井寻常。这里最久远的屋舍已静

立两百余年，一砖一瓦都浸染着岁月

的温凉。闹市近在咫尺，车马人声隐约

可闻，可一步踏入巷中，喧嚣便被层层

古墙隔绝，只剩清风穿巷、光影斑驳，

让人瞬间沉下心，读懂古城独有的静

谧与从容。

回龙窝雅致的名字背后，有两段流

传百年的渊源。据《徐州市志》记载，此

地地势低洼独特，每逢降雨，雨水不循

常理流出，反倒回旋打转、久积不散，形

似漩涡，百姓心性淳朴直白，便唤其

“回流涡”。岁月流转，世人便取谐音雅

化为“回龙窝”，这一改，褪去原生粗

犷，添得几分温润祥瑞，恰似寻常烟火

沉淀出的岁月温柔。

乾隆皇帝迷途折返的传说，更为

回龙窝添了几分传奇色彩。相传乾隆

皇帝下江南途经徐州时，微服私访走

入这片纵横交错的街巷。彼时回龙窝

巷陌密集错综，多有幽巷岔路，宛若天

然迷宫。乾隆皇帝一时迷路，只得原路

折返。民间遂传“天子回龙”的佳话，

回龙窝的名号也愈发深入人心，代代

相传至今。传奇未必真切，却藏着世人

对古巷的偏爱，让寻常巷陌多了几分

人文温度。

友人缓步慢行，摩挲着斑驳的青砖

墙，感慨古巷藏尽彭城底蕴。我随其目

光望去，白墙黛瓦错落排布，木格窗棂

古朴雅致，石阶青苔浅浅覆绿，完整保

留着苏北清代民居的原生风貌。四十余

处古朴院落首尾相连，巷弄纵横交织，

曲径通幽，一步一景皆藏古韵。古人云

“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此番景致

虽无禅院清寂，却藏市井清幽、巷道迂

回往复，不是前路闭塞的困顿，而是岁

月留给古城的婉转诗意。

穿行巷陌之间，满眼皆是生机盎

然的烟火意趣。改造活化后的街区，

既留住了古建肌理，又融入了人间温

情。老宅院被悉心修缮，旧木门、老石

阶、斑驳砖墙完整保留，咖啡馆、文创

小店、民俗茶社错落其间，古风与新

潮自然相融。游人三两结伴，或驻足

拍照，或闲坐闲谈，岁月洗尽旧时人

居烟火，街巷风貌虽几经更迭，悠然

古韵依旧绵长，时光仿佛在这里放慢

了脚步。墙头草木自在生长，细碎繁

花随风轻摇，暖阳穿透枝叶缝隙，在

石板路上投下错落光影。旧时这里是

徐州百姓安居乐业的居所，寻常人家

的三餐烟火、市井百态，都在这片巷

陌里缓缓流淌。两百余年风雨更迭，

城市几番扩容翻新，高楼林立取代了

旧时平房，唯独回龙窝留住了彭城最

本真的市井底色。

漫步其间，总能生出些许通透感

悟。世间万物，顺流而行是常态，逆流

回旋亦是风景。世人皆奔赴前路、执

着向前，总以为一往无前才是圆满，

却不知人生从无绝对的坦途直道，迂

回折返未必是缺憾。正如回龙窝的流

水，不疾不徐回旋流转，终能滋养一

方土地；人生偶有曲折回望、驻足停

留，并非停滞不前，而是沉淀自我、积

蓄力量的从容。所谓“回龙”，从来不

是归途折返的失意，而是不忘初心、

回望本真的通透。

徐州本是历史名城，彭祖养生开

邑、项羽秋风戏马、刘邦高歌大风、白居

易燕子楼怀古、苏轼抗洪筑堤治水，无

数风流人物在此驻足留痕，留下“彭祖

故国、刘邦故里、项羽故都”的盛名。相

比于户部山的人文厚重、云龙湖的山水

壮阔，回龙窝更像一位温润长者，不张

扬、不喧嚣，默默收纳着古城的烟火日

常。它没有波澜壮阔的历史典故，没有

名垂青史的文人题咏，却以一方古巷，

收纳了两百余年的晨光暮色、百姓烟

火，让彭城的历史不止于史书典籍，更

可驻足、可触、可感。

余晖为古巷晕染出一层柔和暖调。

我与友人缓步走出巷口，回望这片青砖

古巷，心生万千感慨。城市的发展日新

月异，无数旧貌隐于时代，唯有这些留

存的古街古巷，是一座城市的根与魂。

古巷无言，岁月有声。回龙窝的美，是古

韵与新生的共生，是沧桑与温柔的交

织。它藏着彭城古城的百年文脉，载着

老徐州的烟火记忆，在繁华城央静静沉

淀、缓缓生长。市井烟火糅合文雅气韵，

古旧风骨邂逅时代新风，终成彭城闹市

中一处难得的精神归处。

回龙窝的轮回，是流水的回旋，是

时光的回望，更是文脉的传承。古巷依

旧，烟火未凉，每一寸砖瓦都藏着岁月

深情，每一条巷道都载着彭城文脉。所

谓岁月静好，不过是闹市藏古巷，烟火

续悠长，回望皆是温柔，前行皆有荣光。

古巷回龙载彭城
杨亚伟

越红尘
月嘉关

（接上期）

刘启将吴惟珊抱起平放在床上，

连声呼唤道：“吴姑娘，吴姑娘！”

吴惟珊发出阵阵咳嗽声，刘启见

她苏醒过来，埋怨道：“你何苦如此，

今后再也不能做这等傻事儿了！”

吴惟珊扑倒在床上哭道：“你为什

么要救我，谁让你多事的，我是死是活

与你何干！”

刘启道：“世伯的后事你不管了

吗？世伯还要你去寻找你的姑姑，这些

你都忘记了吗？”

吴惟珊痛哭道：“我不管，我也

不要去找什么姑姑，求求你不要管我

行吗？”

刘启轻抚她的后背道：“其实这世

上还有许多事情需要你去做的。”

吴惟珊喃喃自语道：“阿爹不在

了，思哥也不在了，这世上还有什么值

得我留恋的？况且我一个女儿家又能

做什么。”

刘启道：“你不想知道你的思哥是

如何死的吗？你不想为他报仇雪恨吗？”

吴惟珊抓住刘启的衣领问道：“你是说

思哥是被人害死的，是吗？”

刘启点头道：“吴姑娘忘记柴房门

前那一摊摊血迹了吗？而且从坟墓的

土色来看，他和宗伯邑应该是同日死

去的，我已安排下属暗中查访。难道姑

娘不想知道是谁杀了他们吗？”

吴惟珊咬牙道：“我定要寻到仇

人，亲手将他碎尸万段！”

第五章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不觉又过了

两年。青羊山谷底一年四季温暖如春，

吕思和郭小玉每日习练内功心法，已

达到如痴如醉的地步。

两年以来，吕思的身材没有什么

变化，郭小玉却已经长成一个大姑娘

了，身材曼妙，眉清目秀，飘飘然如仙

子一般。她身上的衣裙早已变短，只得

东裁西剪聊以遮体。

这一日上午，吕思运足内力紧贴

崖壁向上攀爬，郭小玉仰首观望，不时

地鼓掌加油。由于崖壁太过光滑，吕思

在奋力攀爬到一百余米处时，内力陡

然一泄，身体径直向下坠落，吕思连连

用脚蹬在崖壁上，这才减缓了下坠的

速度，直到平安落地。

吕思沮丧道：“看来你我只有在此

度过余生了。”

郭小玉眼睛一亮，背着手踮脚

道：“难道不好吗？”

郭小玉自见到吕思第一面起，心

中便有了朦胧爱意。如今他俩又在这

深谷中共同生活了近三年，她对吕思

早已情根深种，再也不能与他分开了。

郭小玉看了看吕思道：“外面的

世界复杂得很，哪有这里轻松自在！

这儿有吃的，有喝的，还有这么多奇

花异草，清静无比，我当真舍不得离

开这个仙境。” 说完，向天空大喊

道：“喂！喂！我们在这儿很好，有人

听得见吗？”

（未完待续）

渐行渐远的剃头匠
孙培棠


